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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改革的浪潮 中

物价 卫 士
袁瑛

特写 之 一 ：菜 市
场，青翠欲 滴的 鲜菜 。
一位穿 着 时 髦的 姑 娘在
一个菜 摊前停 下，拣了
一把 大 辣 椒 放 在 秤
上。小商 贩提起称 ，趁
着风势打起 秤砣，然后
把称 好 的菜 放进姑 娘的
提包……突 然 ，一个工
人打扮 的汉 子 来 到 面
前，对小商贩说：“你
瞒不 了 我 ，你 使 的 是

‘ 顶风称 ’，份 量不够
啊！做买 卖 要 实 实 在
在，不能 坑人。”小商
贩自 知 理亏 ，给 那位 姑
娘补足了 份 量 。

特写之二：牛 羊 肉
抱馍馆 ，热气腾 腾 ，座
无虚席 。不 时听到人们
对饼小价高 的 埋怨 ，但
没有人 出来过 问 。又是
那位 工人打 扮 的汉子 ，
径直走 到店 主 的 身旁 ，
提出 检查烧饼的份 量 。
店主 要检查 证明。这位
汉子 说：“要证 明 有 ，
不讨 每一个顾客 都有监
督检查 的权 利。”说
着，掏 出一个小绿本 ，
上面金字烫 着：物价检
查证一西安市人 民政府
制。经检查 ，份 量 明显
不足。店 主恼羞成怒 ：

“ 我认准 你了 ，看 你能
干啥！”这 位 汉子 却 心
平气和：“认准好 了 ，
你可 以上告 ，可坑人 的
事不允许 你再
干……”众人
拍手叫 好 。

特写 之
三：……

汉子名 叫
魏易 枫 ，五十
四岁 ，是 西安制 药厂工
会的生活保险 干事 ，西
安市 西郊职工物价监督
检查站 的站长。他所领
导的西安市 西 郊 检 查
站，分 别 荣获西安市和
陕西省 先进职工物价监
督检查站 ，他本人被 评
为全 国先进职工物价监
督检 查员 ，被群众称做

“ 物价卫士”。
他说——
一

我是一名 不见经传
的小人物 ，从小在西安
市长大，从上小学 ，中
学到大学 ，专爱打抱不
平，我最崇 拜 的人是 济
公。

老伴可不 赞成 我管
闲事。她说这些 闲事管
起来没完没了 ，有时麻
烦得很。如 今我年 纪大
了，身 体又 有病 ，老伴
就更放心不 下 了 。我就
在老伴面前表 决心 、立
保证。可管 闲事 ，一天
也没 有停 过 。安 全 保
卫，交 通事故 ，婆媳吵
嘴，两 口 打 架……只 要
我碰上都去 管。你问 物
价检查 ？我是憋 着一 口
气干 的。所 谓无巧不成
书，西安市 总工会发 动
企业 筹建职工物价监督
组织 ，厂工会叫 我筹建
西郊站。老伴不 同 意 ，
我就撒谎。也不知 哪来

的劲 ，白 天晚
上风里雨里 的
忙。

这种事 ，
有私 心 不 能
干。有人说 ：

“ 你们 的 条 件
都够 入党了。”这话不
假，有人想混进来捞油
水，都让我辞了 。

就这样 ，在兄弟 单
位工会组织的支持下 ，
由十五个工厂推荐物色
了五十 四 名 职 工 ，组建
了西安市第一个职工物
价监督检 查站——西郊
站。我被 委托为 这个站
的站长 。

二
物价监督检查工作

千头万 绪。涨 价 ，搭
配，份量不够 ，买 了假
货……应 有尽 有。先想
到的是一黑 （蜂 窝煤 ）
一白 （罐罐馍 ）的短斤
少两 问 题 。

当时 ，职工群众反
映北尧头和大 庆路煤店
的蜂窝煤份量不够。我
带领几个物价员检查时
发现 ，每八十 公斤 定量
供应 的蜂 窝煤 ，分别 短
缺六块到二十 多块。一
位物价员气愤 地提 出 重
罚。我想 ，短缺煤是客
观事 实 ，为
什么 最 近一
段时间 少这
么多 呢 ？我
就反 复 调
查，发 现是
把关不严 ，
管理混乱。
便和 他们一
起制 订了 内
部把关制度
以及弥 补消 费者 损失和
挽回 影响 的具体 措施 ，
集中 三天 时 间 ，两家煤
店分别 为六百 六十五户
消费者上 门 补蜂窝煤一
万零二百 多块 ，折 合 三
千四百 多公斤 ，维护 了
消费者 的利益。这件事
一时 成 为职 工群众交
口称 赞的美谈 ，同 时 ，
也震动 了西安市整个燃
料公 司 系 统。他们 为
此在大庆路煤 店专 门 召
开了 端正经营思想和作
风的现场会 。

事后 ，大庆路煤店
梁主任握 着我 的手说 ：

“老魏 ，说 句 心里话 ，
先前我是恨你，现在我
得感谢你。”

一天 ，在土 门 十字
路口 ，一个卖蒸馍 的年
轻人不服检查，并 强词
夺理 ，质 问 我们 多少才
算够份量。当 时 围观者
甚多。我想 ，这小子想
唬住我们 ，便说：“标
准粉蒸 馍，一个二两 ，
生重冬三两 ，夏 二两九
钱；熟重 ，冬 三 两 一
钱，夏三两半钱 ；凉重
冬三两 ，夏 二 两 八 五
钱。你卖 的是热馒头 ，
冬天一个应 该 重 三 两
一钱 ，而 你 的 馒 头 仅
仅只 有二两八钱……”
说得这小子 目 瞪 口 呆 ，
当场 向 顾 客 补足份 量 ，
围观者鼓掌叫好 ，他
们其 实 不 知道 ，我专
程跑过市食品 公司 ，把

这些牢牢记在心里 了 ，
年纪大了 ，记性不好 ，
前学后忘，我就象小学
生记英语单词 那样 ，把
主要商 品 的 规 格 ，标
准、价格份量写在小本
本上 ，早早起来念。还
把它 复印 分发 到每个物
价员 ，要他 们 也 这 样
做。

这样 ，经过反 复监
督检查 ，西郊站管区所
售的 罐罐馍 短斤 少 两问
题得到 了一定 扭转。

有人说我是 “柿子
拣软的捏”是 “只打
苍蝇 ，不打老虎”。我
们收到一封群众来信 ，
声称 ××饭 店是 当 地一
霸，没人敢惹，我匆匆
带上人去 这个饭店。半
路上有人挡 驾 说：“那
儿去不得 ，那儿是老虎
屁股。不但蛮不讲理 ，
还买 通 了 地方政府官
员，后 台 硬着 呢？”不
听这话还 好 ，听 了 这
话，我非去不可 ，我这

个人就是不信 邪 。
果然 ，经理趾高 气

扬，干脆不理睬我们 ，
检查 时还吹 胡 子 瞪 眼
睛，拍桌子 ，打板凳 ，
指使六七个 店 员 围 攻
我，要把我们 哄走 。

我说 ：“既 然 来
了，不查 清 问 题 就 不
走！”他又来软 的 ，消
磨时 间 ，又 暗地叫 来一
个穿警服的青年人……
结果在事实面前不得不
承认错 误 ，做了 保证 。
等我们一走 ，群众又 反
映这家饭 店 仍 旧小菜份
量不足 ，啤酒卖 高价 。
我就领上全站人员 ，请
了市上有关领导 ，带上
摄像机去检查 ，当 场 罚
款150元 ，电视 台一播
出，他们 就规矩多 了 。

我们 受 围 攻 ，遭打
击的事那就 多 了 。物价
检查 站 的牌 子 ，被 人扔
到街 心花坛里 ，一个个
体户 扬 言 要对我 “白 刀
子进 ，红 刀 子 出”；还
有人打听 我 的住 址，查
问我 的 身 份……好 心 人
也劝我：“现在 有 的人

要钱 不 要命，你 快 离休
的人了 ，何苦 干这 个得
罪人 的事 ？放糊涂点 算
了！”

可我 这人就是一个
死心眼 ，干上 了 这个行
当，就不 怕 担风险。

三
说到 吃请 ，有，搞

我们 这一行的 免不 了有
人送礼拉关 系。对待 这
类事情 ，我的办法是 ：
一劝 二躲三藏四 溜。原
则是分文不 沾。

去年八月，我 为我
厂八名 购买 电冰箱 的同
志索 回 多收款 1664元 ，
这几位同 志非 要请我吃
饭不可。经 我 一 再 劝
说，只吃 了 两颗水果 糖
完事 。

一个炎热 的 夏天 ，
我们 去红星 奶制 品厂检
查，有人搬来两箱酸 牛
奶让 大家喝，我说不喝
。 其它物价 员 竟 也都不
喝。后 来在农 贸 自 由市
场检查 ，大家 跑得汗流
夹背，虽说有不 少经营
冷饮 的摊贩 ，打 招 呼 。
递冷 饮，可我们 没一个
人去 接去喝，于是，我
主动 掏钱请大家喝 汽水
。 大家 边喝 边说：“这
汽水 比酸 奶 要好喝 得多
了。”自 建 站 以来 ，我
们没有一人发 生过 违 纪
现象，就是按总站规定
每活动一天 ，厂子 给 补
助的八角。我也未 曾 要
过一文 。

有人问：你 到底 图
的是什么 ？图 什么？做
人不能只讲实惠 ，但不
能没有追求，我 这几年
的大部份时间是 在市场
上度 过 的 ，虽说 失去 了
常人所有 的家庭欢乐 。

但精神 上得 到 的 却 很
多。人各有志，我 愿意
在我 的晚年 ，即就是离
休以后 ，也要把物价监
督检查 工作 干到底 ，管
到死。

孔林黄昏
（散文 ）

丰光
急急地赶来 ，又匆匆逃离 ，过后

才骂 自 己 ，真 没出 息 。
其实 说不上是黄 昏 ，整 天 阴 沉

沉，黄 昏只不 过更加 幽暗。从泰 山 踏
着薄冰 抗 着催人 欲倒 的寒风跑下来 ，
赶火 车追 汽车 反正 见车就掏钱 ，我只
觉自 己像 疯了一般。一路上穿 了所有
的衣服依旧 手脚 冰凉 。

最后一程 坐 上了 马 车 ，确切 的说
法是马 拉 的轿车 ，外 部 涂 漆，内 设座
位，来来去去 当 公共 汽车用 ，那是 曲
阜一景。车 夫穿一 身 古 式驭衣 、车
辚辚 ，马萧萧 。

进得 孔林，终于 喘 了 口 气，四 顾
张望 ，竟 阗 无一人了。森 森古柏 ，萋
萋芳草 ，古铜钱般 的野菊花在 幽 暗 中
泛起无边 的黄，进 园 门 向左拐 ，走不
远，有一座石 牌坊 ，幽 暗 中 泛 出 白
光。牌坊下 ，有一人盘腿打坐 ，公元

前的 坐态 ，却 是 活生生
的人。他用 来发 家 致富
的宝贝 ，与 这孔林一般
古老 的再不能古老 ：女
儿经、教儿经、百孝 篇
… …白 纸 油 印 ，草草装
订起来 ，一叠 叠摆在那
里。问 可有买主 ，答男
女老少 都买 呢。买 它何
用？答各 有 各 的用 处
呗。于是不想再问。只

一样买 了 一本
。 或许我也有
我的用 处吧 。

再走 ，依
旧无人。风吹
古柏 ，如 惊涛
拍岸 ，更冷 ，
冷之外又 生 出
一些 胆怯。沙

土小路走去就像没有尽头。但见丛
丛野菊冷冷清清，幽 暗 中 有波涛般
绵延无尽 的墓冢 ，大的小 的古老 的
和不太古老 的将人 团 团 围 困 ，真耽
心那些亡灵会突然从 中跃出 。于 是
握紧相机 ，那里边装有柯达彩色胶
卷，它将我跟外 部世界若 断若 续连
结起来。

终于看 见了 孔墓。并不高大 的
一拓黄土，盘满 丛丛灌 木。一页 墓
碑，透出 冷冷清光。历史在 这里浓
缩了 ，几千年 的 日 月 轮 回 便只是一
瞬间 。立在 这里 ，心便沉沉地落下
去。又看 到脚下 的柏 根盘根错节 ，
头上的蓊郁 密密 匝匝……听风吼 林
涛怒 ，叹人生苦短 ，历 史 太长 ，又
无端生出 些许怅惘 。

快出 得 园 门，眼前豁然一亮 。
一件 火红 的毛衣 ，一件 鹅黄 色滑 雪
衫。两 位女子在 那里拍 照 ，闪 光灯

“唰 ”地眩
惑了 天 与
地，令人心
舒气畅 。

毕竟有

所收获。

（ 题 图

田路 ）

——您译 这木 洋 书 还 不 如我 钉几天 鞋
黄国 安

心之 声

冯耀 平

（ 一 ）
一只 燕 飞 进 我 的 生 活 ，
然后 停栖 在 我 的 心 上 。

它来 自 遥 远 的 地 方 ，
衔一 朵 美 好 的 向 往 ，

夜里 ，它 伴 我 入 睡 ，
回到 晚 霞 的 故 乡 。

黎明 ，它 唤我 醒 来 ，
走向 太 阳 升 起 的 地 方 。

（ 二 ）
穿过 两 条 绿 色 的 林 带 ，
匆匆 走 向 黄 昏 的 深 处 。

胸中 激 荡 火 热 的 情 感 ，
为去 寻 找 神 秘 中 的 你 ，

象山 泉 思 恋 着 大 海 ，
似海 鸥 追 赶 着 浪 迹 。

一切 都 包 含 在 里 边 了 ，
可能 、或者 ，也 许……

亲（国 画 ）
张朝 翔


